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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夏天!小弟弟居然从

爸爸那里拿到一只香瓜!

好好吃啊! 嘴馋得只想

吃" 可是有皮!要削了皮

才好吃" #妈妈!妈妈!请

你给我削削皮$ %#我哪里

有空$自己削$%妈妈说过

就忙着进厨房去了&可孩

子太小!还不会削&只得去

求姐姐& #姐姐!姐姐!请帮

我削削瓜$ %#这么热的天!

我要扇扇子! 一只手怎么

削瓜$ %弟弟赶紧把姐姐的

扇子抢过来! 说'#你给我

削瓜!我给你打扇$ %#好一

个聪明的弟弟$ %姐姐寻思

着! 说'#行$ 我们互相帮

助$ %漫画家看到这情况!

立刻拿起纸笔給画

了下来&

! ! ! !芬兰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整
个夏天都在森林里采集小浆果，并
在祖母的帮助下做了四百瓶果汁，
卖了两百欧元。男孩把这笔钱捐给
了一个动物园。一年前，他在动物
园里看到一只情绪低落的熊，他希
望动物园用这两百欧元，给那只熊
买一棵可以爬的树。
只有心地纯净的小孩，才会想

象动物园里的熊之所以郁郁寡欢，
是因为想念森林里的一棵树。无法
帮助它回到森林里尽情撒野，但
至少能给它一棵怀乡的树吧？大
人们的想法可能完全不同，他们
心不在焉地在动物园里转来转
去，多半不会注意一只熊的神情，
甚至会感叹：动物园里的熊真是
幸福，没有生存的压力，吃饱了晒
太阳，这么好的日子到哪里去找？
就像《小王子》写到的，只有小孩子
才会看懂那幅大象被吞进蟒蛇肚
子里的彩色铅笔画，而大人都以为
那只是一顶帽子。大人们没有足够

的时间，也不屑去想原始森林里发
生的事。后来，他常常拿出那张画
来测验他遇到的人，大家都说那是
帽子。“然后，我就再也不会跟那个
人谈大蟒蛇或是原始森林，和星星
之类的事。我会把自己降低到他的
层次，和他谈桥牌、高尔夫球、政治
和领带。”
有一年在日本的镰仓市旅游，

在镰仓大佛身旁，看见了一双一人
多高的草鞋。朋友告诉我，这双草
鞋的出现，完全是因为某个孩子
无心的话语。有个孩子来观光，看
见趺坐的佛像，同情地说：“大佛
整天坐着多累啊，要是能起来走
走就好了。”大人们觉得有理，也
愿意为他满愿，便给光着脚的大
佛编了一双硕大的草鞋。想象中
大佛穿上草鞋下地溜达的情景令
人莞尔。清澈柔软的孩童之心，无
论对着动物还是神佛，都只想到那
些最简单最温暖的事，这是我们曾
经拥有过的天分。

! ! ! !前些年，上昆，绍兴路 !号，简
陋出乎我想象。

精致的奢靡藏入残旧的墙体，
每处风雅的设计在岁月的磨蚀中悄
然淡出，冷清空旷的空间和体量呈
现苍凉之美。止不住的歌吟回荡在
落寞的旧物间隙，时光在变幻莫测
的骚动中穿梭。戏文是精雅的、身法
是繁复的，而美丽依旧是寂寞的。原
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
井残垣。
在楼梯上我见到了小生。土黄

皮衣，白衬衣，粉色背心，乖张的发
型，挺拔的身材，莲花般的面容，眼
波灵动流转，让人见之忘俗。这让人
想起那个缓缓展开纸扇、典雅多情
的柳梦梅。

"#岁进戏校，"$岁就被确定小
生的行当，练了 %年发声，二十多岁
时，每天起床听很响的电子音乐，三
十多岁时，喜欢马友友、小野丽莎和
巴赫，喝茶，写毛笔字，过清淡的生
活。他的书桌上，始终有三本东西：

《辞海》、剧本和读书笔记。
小生分为巾生、冠生、穷生、稚

尾生，那是他在舞台上的角色扮演，
也是生活中的生存方式。他曾以一
种随时可能走失的状态游离于他的
昆剧之外。舞台下稀稀落落的掌声
和 #小时酬劳只够吃一顿快餐足够
使他尴尬。那时他经常走穴贴补生
活。在国外唱片公司想重金签他而
同时又接到了全本《牡丹亭》排练任
务时，他决意抢收理想。终于，昆剧
的美学格调让他学会从容，渐渐有
了诗化的沉淀。
在他身上，你会发现古老昆曲

与现代生活嫁接的某种和谐性。他
的雅集，舞美和音效有时简单到只
有一个色影的调子，却能吸引台下
男女将情怀全集中到戏中人的情绪
中，明知是在演戏，却置身其中不能
自拔，关于命运和爱情的感受会自
动跑冒，合着优雅的唱腔和瑰丽的
辞藻穿越前世今生，微妙如游丝。最
终，他们因为一个剧目、一出戏，甚

至一个人而爱上了一个剧种。
前些日子，带着质疑去看他制

作的水磨新调。&''年的曲子配合
着梦幻前卫的聆听方式，深情、风
雅、苍凉气质纤毫毕现，与人们的幻
化之美在想象中共同完成延伸。落
幕后喟叹：每个人都会幻想自己有
璀璨之时，可多数人从未璀璨就已
近迟暮。也许他还没意识到，他在最
风华正茂时选择了忍受无涯的孤
独，这也许就是爱情。他与昆剧分明
是一种爱情的关系。
有一次戏问他，有没有与搭档

产生过美妙情愫？他摇头。从小学的
是从技术层面上如何表达爱意，太
多的技术占据在脑海，然后才会去
想象面前这个女子是你爱的人，从
情感上虚拟投入。
昆剧也许根本不需要懂，她只

是生命中的一种可能性，却能给奔
忙之人提供暂时安静、安定和优雅
的“栖心”之所，宛如唱词中所写：偶
然间，心似缱，梅树边……

! ! ! !有一个老词：扫盲，让人想起
遥远的往事。

上个世纪 $'年代初期，中国
兴起文化扫盲热潮，随处可见识
字班、扫盲班、文化补习学校。
学成后，每人可得一份识字证书
或毕业凭证，上面的装饰图案非
常实在，多为日后证书难见的钢
笔、书本、显微镜、机床等等，
这是那个时代对文化与科学的直
白描述。

那时的宣传告诉人们，大规模
的经济建设来了，需要有文化的劳
动者，所以，大众要扫盲。

当时有一种学校———工农干
部文化补习学校，可谓扫盲的重中
之重。据当时中央教育部《工农干
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规
定，“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任
务是招收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工
农干部，施以相当于完全小学程度

的教育，毕业之后由其原来机关分
配工作，或升入工农速成中学或其
他干部学校继续学习。”
什么人符合入学条件？该规定

指出：“凡年在十八岁以上的工农
干部，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并具
有相当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志愿
学习者，不分性别，经考试及格，均
得入学。”

工农干部是当时国家政权建
设的基本依靠力量，为他们补习
文化知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后
来，工农干部的地位日益上升，也
会批文件了，也习惯于受人敬重
了，他们的文化水平提高与否，便
不再受到重视。与此同时，阶级斗
争风暴愈演愈烈，反智倾向越来越
浓，文化的作用不断受到贬低，直
至“文革”中出现“知识越多越反
动”的著名谬论。

回头看当年那一纸扫盲证书，

一纸工农学校毕业证书，以及上面
的红旗、文具、仪器等装饰，无尽的
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那时候，注重识字和扫盲，赞美
女性爱说衣装得体、端庄又大方。

街头没有办假证的小广告，只
有豪言壮语威风凛凛贴上墙。

老百姓和书法家写的都是繁
体字。

大机关和小单位还在用古代
那种方印当公章。
“臭老九”一时还没“臭”，
也不见汹涌澎湃红海洋。
更没有电视、手机、大卖场，
微博、粉丝、电脑盲。
文盲是不是电脑盲？
粉丝是不是红海洋？
或者粉海洋、紫海洋？
时间像石头，不太爱变样。
时间像波浪，一个浪一个样。
时间像老牛，温顺又倔犟。
时间像亲娘，严厉又慈祥。

! ! ! !濑粉是老广州最廉价的小吃，
从前每天早晨都有小贩推着车穿街
过巷叫卖。
第一津曾经有一间小店卖濑粉，

店面摆不下任何桌子，但生意兴隆，
吃客没得坐，全是站着或蹲着，捧着
一碗濑粉眼睛放光旁若无人地吃，吃
时没人交谈，四下只听得扒拉濑粉那
种嘶嘶嗦嗦的声音。冬天的街头，寒
风萧瑟，一碗热腾腾的濑粉吃下去，
热力四散，四肢立刻暖和起来。
如今要吃濑粉，得到西关小吃

街才吃得上。高级酒楼早茶上偶然
也有，但已严重走样，不是濑粉，而
是条状粗一点的桂林米粉，汤色清
寡，缺的恰恰是白糊糊的米浆和那
股浓浓的米气。

濑粉是米制品，诞生于 ()$'

年。关于它的来源说法不一，有的说
是剩饭晒干再磨成粉制成，估计是
那时物质匮乏时间富裕才衍生的。
后来要成行成市地卖，不能指望剩
饭了，便把大米磨成粉，然后与水拌
和成浓稠的粉浆，比浆糊稍稠，倒入
有漏孔的木槽，木槽就架在锅上，没
有木槽的人家，用一只大铁碗，碗底
钻上洞眼就行。等锅里的清水煮开，
便把粉浆压入锅里，这时的粉浆从
洞眼里钻出来，筷子般粗细，犹如自
由落体，或长或短飘飘洒洒，无规则
地散入锅里，遇沸水便成型，很快就
熟了。锅里的清水煮过濑粉，变成水

乳交融的米浆汤。这时连粉带汤舀
上一碗，再放入咸萝卜粒和葱花，米
香浓浓，就像刚熬好的粥青。
后来有条件讲究了，才往清汤

里放配料，甚至捞起濑粉过凉水，另
做汤底。汤底一定要有猪油渣。当年
各家各户都炼猪油，猪油渣这样的
残余物却大放异彩，晋升为宝贝，用
它熬米汤，再加入小虾干，冬菇，这
锅汤便锦上添花，倍儿香。
西关小吃街现在还有一家“凌

记濑粉”，在仁威庙对面。中午时分
来吃濑粉竟然要排长龙，非常夸张。
桌子不够，一张张折叠的小桌板便
开到街边的树荫下。店里陈设颇有
意思，青砖墙上有濑粉及店家师傅
的介绍，有图文并茂的菜单，最抢眼
的是它的口号：濑粉我改造。改哪？
原料用的是泰国香米，汤底米浆稀
稠适度，有红有黑，红的是虾米，黑
的是冬菇。最后配菜用特制的大头
菜切成小颗粒，取代了咸萝卜，爽爽
脆脆，一碗辣，一碗不辣。

! 戴 蓉总是想得太多 天 分 ! 何 菲风月总无边 偶然间，心似缱

有一个老词叫扫盲生活怎么了
! 刘 齐 丰子恺的画意

丰子恺 丰一吟 !父女 "画文#

!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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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 力

诗歌口香糖

" 友善是我每日的作业

不计较有没有微笑的得分

我记不得是在哪年毕业的

也不记得校门是朝南

还是朝北

不记得友善有没有校门

" 压制能暂时让他人屈服

同时也就为自己种下了

被复仇的种子

而种子不会告诉你

何时会发芽结果

" 这些年来提倡少伐树

少开车甚至少养牛

懒一点确实很适合环保

也能让自然有时间恢复野性

但懒洋洋地工作

肯定会拉低全球的 !"#

" 既然要用更远的眼光

眺望幸福

那就要创作出长寿的作品

在远处等着它们的来临

" 这个世界一直有戏

但不证明它越演越好

而是因为

有戏就可以倒卖戏票

" 伪君子和道德说教者

比君子唱的好听

因为不需要负责

! 钟洁玲濑 粉美食需要说法
! 石 磊

有身体真好本埠生活录

! ! ! !包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伊
讲身体这件事。
有身体真好，陪伴你一生的，

不是爹地妈咪，不是妻子朋友，而
是你亲密无间的身体。所以，任何
时候，务必善待你的身体，跟它做
好朋友，不要跟它做敌人。有身体
真好，万万不要弄成有身体真糟。
如今包子已是青春少年人，妈咪十
年的勤勉教养，终于使小人懂得珍
爱自己的身体，三餐清洁，充足睡
眠，大量运动，远离烟酒毒品。

所谓洁身自爱，这个身，在我
看来，便是身体之身，不爱自己身
体的人，如何懂得爱其他呢？
为身体的焦虑，今时今日真是

遍地丛生。十分经典的一种，是父
母担忧孩子长不高，每位家有青少
年的父母，一坐下来，头等大事，一
定是交流彼此子女身高，神经质得
绝对腰细。这是一个人人梦想疯狂
长高的妖世，以后要寻个娇小玲珑
的女子，大概要派星探去外星球掘
地三尺。台湾同胞有给青春期子女
吃转骨药茶的习惯，人人从宝岛携
回大捆中药，配伍小公鸡，百般炮
制，比较叹为观止。听过一位台胞
妈咪跟我讲，要是不给孩子吃，我
怕自己以后万一会后悔怎么办呢？
听完恍然，每一种人，爱惜身体的
方式，原来是大不同的。

也听过美国友人声泪俱下的
倾诉，伊女儿在上海读书，身边同

学一大半是亚洲人，伊女儿自惭形
秽得不得了，因为跟亚洲女孩子
比，伊女儿实在是太壮硕太肥满太
大只了。所以，伊花样年华的女儿，
为了在亚洲女同学那里找回关于
身体的窈窕自信，无休无止地节
食，让伊妈咪心疼到失眠。我听完
在想，我自己，去美国牌子的店里
买衣服，特小号就足够了，而去日
本牌子的店里，却无论如何都要拣
中码了。东方遇见西方，并不总是
相见欢的，文化冲突这样重大复杂
的话题，又怎么跟小女生讲呢？

日本厉害女作家山田咏美写
过一本《风味绝佳》，其中的一则
《夕饷》开篇便讲，我做饭给男人
吃，我做的美味饭菜，变成男人的
血与肉。句子极短促，笔致极铿锵，
读来有不可思议的震撼。微幅引伸
一下，一家之主妇，负担着制造一
家人血与肉的重担，而一个社会的
血与肉，又来自何处，也就一想就
想清楚来龙去脉了。
当然，主宰血肉之躯的，还有一

位生猛大将，就是基因。明明吃三餐
垃圾，喝冰冷可乐，夜夜混到深宵才
蹒跚上床的恶劣分子，偏偏长得头
是头脸是脸，精致漂亮毫无缺陷，仗
着优质基因撑腰，这种小子家底真
是厚极，无论如何折腾，就是没事。
不过我十分阴险地把期望寄托在他
们的第三或第四代身上，我相信，
我会是笑到最后的那个钢铁之人。


